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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珠楼主武侠小说“神兽坐骑”
母题的社会结构功能

*

王 立
(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,辽宁 大连116029)

摘 要:在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《蜀山剑侠传》中,初凤降服神兽坐骑,条件有三:一是发现天书所载龙

鲛弱点,二是初凤受仙蚌庇护拥有神性,三是初凤和龙鲛的终极目标都是“谋一正果”。“神兽坐骑”与法器是

剑仙的身份标志,显示了剑仙的正邪取向、个体修为与仙界地位。神兽坐骑母题具有“琴高骑鲤”的仙话渊源,

鲤鱼构成仙话质素和拥有超凡能量。还珠楼主将鲤鱼“仙性”与剑仙仙话融合,开拓了海中世界愿景,世俗性

与传奇性熔铸在女剑仙以及“龙鲛”形象上,在“神兽坐骑”母题演绎中折射出理想社会结构整合的进步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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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珠楼主《蜀山剑侠传》中琴高乘赤鲤而游的古老仙话,因有明代李在《琴高乘鲤图》更为世人

熟稔。还珠笔下各路剑仙坐骑常与水族神兽有关,神兽坐骑又与剑仙的正邪派系及根底品级相对

应,这超越了武侠小说的游戏笔墨,升华为神仙社会结构及折射出现实社会的理想秩序。

一、“龙鲛”与怪鱼:女剑仙与邪派道童的坐骑

还珠笔下的龙鲛是水陆两栖动物,其出场、体态及归顺初凤的复杂过程,作为渐进式的人物出

场模式,体现出作者的喜爱之情:“忽听一阵怪风,起自林内,耳听林中树叶纷飞,呼呼作响。猛地抬

头一看,从林中蹿出一条龙头虎面、蛇身四翼的怪物,昂着头,高有丈许,大可合抱,长短没有看清。
虎口张开,白牙如霜,红舌吞吐,正从前面林中泥沼中蜿蜒而来。”[1]第4卷,p1657龙鲛再次现身在初凤三

姐妹遭数百野狮围困时:“猛一眼又见那龙头虎面怪物,不知何时径自避开四女行歇之处,怪首高

昂,口里发出异声,从别处绕向狮群逃走的椰林之内而去。这才恍然大悟,那怪并不伤人,却是狮的

克星。”[1]第4卷,p1658到第146回方才展示“龙鲛”出身:“猛听海水响动,……海波分处,那股黑影业已重

上岸来。等到全身毕现,方看出那东西长有十丈,形状似龙非龙,与那年所见虎面龙身之物相似,但
要长大些。”[1]第4卷,p1704对初凤征服龙鲛过程的倒叙,大量笔墨展演了人兽斗法过程。初凤几经周折,
方才骑在龙鲛后半身近尾之处,将其降服[1]第4卷,p1732-1733。

其实,初凤的成长环境与龙鲛相似,既能陆地自由生活,也能海中遨游。而龙鲛作为珍稀神兽,
身躯庞大,有着与人相似的智慧。起决定作用的是,初凤偶然从《地阙金章》得知此兽名为龙鲛,鼻
间软包是其短处,但龙鲛在与初凤周旋时,尽力避免暴露“死穴”。初凤不懈修炼,最终降服神兽使

其成为坐骑,这有三个条件:一是《地阙金章》对“龙鲛”特别是对其“死穴”的载录;二是初凤受仙蚌

庇护,有神性;三是初凤和龙鲛最终都希望“谋一正果”。三者之中,初凤对龙鲛天生弱点的全面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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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至关重要,弗雷泽曾以伊希斯骗取太阳神真名而成为诸神皇后为例,指出神的真名同他的神力联

系在一起,深藏在胸腔之内,伊希斯摘取了神名使之传到自己身内,而每个埃及巫师都渴望占有神

名,获得启示[2]386。初凤正是从天书中获得了龙鲛的秘密。
还珠重视龙鲛的仙类坐骑角色价值,不仅仅是骑乘对象,更是仙人自身的一部分,正如宝马之

于英雄。萨孟武注意到神仙的法力构成分为两种:一在身体之内,称为法身,如孙行者七十二般变

化;二在物器之中,称为法宝,如意金箍棒是也。二者合之称为法力。在神仙社会,法力大小不但可

决定地位高低,且可决定生命长短[3]。坐骑的出身特别是在自然生态链中的品级,不仅影响着剑仙

自身的成仙机缘,也是神仙在仙界地位的表现。派系斗法中可见一斑:初凤等与道童斗法,最先决

出胜负的是彼此的坐骑。第一个回合,龙鲛利用自己的避水神功帮助金须奴击败道童:“双方本在

水中交战,经这一来,二凤、金须奴等人知道龙鲛功能,看惯无奇。骑鱼道童与金须奴敌斗方酣,正
在一心专注于法宝上面,猛觉身子一空,近身海水突然消逝”,而“金须奴乘机放起一件法宝,一道白

光闪过,一任道童躲闪得快,眉头上早着了一下,立觉奇痛非常”[1]第4卷,p1791。第二回合,龙鲛咬住道

童坐骑双头怪鱼的脑袋,挽救了初凤性命:“就在怪鱼将落未落之际,猛地一伸长颈,两个大头同时

张开血盆大口,恰将怪鱼双头咬住,只一下,便身首异处。”[1]第4卷,p1795两派较量先从坐骑始,坐骑的成

败暗示主人命运,根据“同类相生”原则[2]21,坐骑的能量也是主人法力的一部分。
“神兽”辅佐英雄之佳话,突出了英雄的正义与征服力量二者缺一不可。但龙鲛归顺初凤,起初

更突出的是仙人的征服力量,之后才因初凤的“善根”而追随,表现出卓越的能力,姊妹三人骑上龙

鲛,海水出现异样,灵兽生出感应,众人骑着龙鲛飞出海眼,刚好见到金须奴独斗骑鱼道童,于是奋

然参战:“就在怪鱼将落未落之际,猛地一伸长颈,两个大头同时张开血盆大口,恰将怪鱼双头咬住,
只一下,便身首异处。那怪鱼名为双首银鳌,也甚通灵,见着龙鲛原有几分畏惧,只为受了道童法术

驾驭,不得不听命上前,白白地送了性命。”[1]第4卷,p1790龙鲛还能独自深潜海底,解救负伤的初凤,“知
道主人有难,一落海底,便嗅着气味,一路狂嘶乱闯”[1]第4卷,p1801。

对宝马、神兽的征服,是“丛林法则”在“人兽合一”社会结构中的应用。马林诺夫斯基认为:“原
始人对于兽类的形状品质,发生浓厚的兴趣;他希望得到这些,以便加以控制,当作可吃可用的东

西,有时又羡慕它们,惧怕它们。这一切趣意合在一起,彼此互相增加势力,结果都使人类的先入之

见选择有限定的几种品类:第一是动物,第二是植物;至于无生物或人造物,则没有疑惑地是因类推

作用后来产生的关心物,不与图腾制的实质相干。”[4]也就是说,动植物是早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

分,而“根据‘顺势巫术’的原则,这种影响是相互的:某一植物能影响某个人,正如某人也能在同样

程度上传感某植物。在巫术里,正如我们所相信的物理学的定律一样:作用和反作用是大小相等而

方向相反的”[2]45。与早期简单的社会结构相比,超越世俗物欲的神仙世界里,主体间除了武力征服

外,共求“正果”才是令坐骑们心无旁骛的真正动力。虽然初凤可以利用对龙鲛弱点的了解而控制

它,但真正促使龙鲛成为初凤派重要成员的还是彼此“为他与自为的结合”。
龙鲛等神仙坐骑还需要关注的是,它们往往是“混血儿”。龙鲛“虎面”“龙身”,有双翼;怪鱼“双

头六翼”,浑身雪白。它们是飞禽走兽和鱼类的“混合生物”,是能飞能跑能游的多面手。神兽坐骑

的奇异功能,远祧战国仙人琴高骑鲤飞行仙话,近踵清代巨鲤乘浓雾飞行故事。传说福建光泽深山

上,有一坑深不可测:“渊中有一巨鲤,长逾丈,修麟赧尾,时出游泳,见人不惧,神采焕然,历年已久。
乡人均习见,且拟为龙,人莫敢犯失。”然而一日大雾之后,巨鲤却失踪了,数月后樵者才发现鱼骨在

高树之间,大家猜测巨鲤乘雾腾去,以为是在江湖中遨游,却不料浓雾散去太速,失其所凭,坠置树

夹。载录者慨叹:“鲤能乘雾,曾见古书,不意果有斯事。惜其不能通灵,徐迁乐土,渐至江海,得伍

蛟龙,偶得乘雾,即妄意飞腾,以致失其所依,竟不能返,吾为此鲤惜之。”[5]卷8《鲤异》,p66

还珠楼主对水中怪兽有着特殊偏爱。他还以鳄鱼为原型,《青城十九侠》写了“前古蛟龙一类”
的水怪蓝螭:“产于冰雪寒潭之中。性最凶残,力猛非常,喜伏寒潭深涧和江海泉眼深处,虽好残杀,
但是一饱便睡,往往旬日,不饿不醒。醒时无论什么人物鱼介,遇上即无生理。因它恶明喜暗,寻常



只在深水里作怪,不是饿极,无处猎食,寻常不上水面。又是卵生,为数甚少,出生时身小不过寸许。
……可是成长极速,不消多年便长过丈。”[6]第20卷,第69回,p1990不过,蓝螭不能骑乘,只好在江中自行作

祟,与龙鲛相比,是恶兽型的水怪形象。

二、琴高骑鲤的仙话意蕴及其演变

龙鲛等神兽坐骑叙事母题与“琴高骑鲤”仙话的渊源是不应忽视的。
琴高骑鲤故事最早见于《法苑珠林》所引《搜神记》:“琴高,赵人也,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。行

涓、彭之术,浮游冀州、砀郡间,二百余年。后复时入砀水中取龙子,与诸弟子期曰:‘期日皆洁斋,待
于水旁,设星祠。’果乘赤鲤出,入坐祠中。砀中旦有万人观之。留一月,复入水。”[7]卷31,p970《太平广

记》卷四引《列仙传》“砀郡”作“涿郡”,郦道元《水经注·获水》亦载。李剑国认为应作“砀郡”[8],而
故事文本最早应源于《列仙传》。

鲤鱼是我国常见淡水鱼,《列仙传·马师皇》写渔翁子英获赤鲤,养于池,马医马师皇为龙治病,
后来两人一乘龙、一乘赤鲤而升天。赤鲤同龙一样,是知恩报恩的神物。西晋崔豹《古今注·鱼虫》
称:“兖州人谓赤鲤为赤骥,谓青鲤为青马,谓白鲤为白鯕,谓黄鲤为黄雉。”[9]这是用行走如飞的良

驹宝马来形容,赤骥、青马、白骐(骐通“鯕”)、黄骐(骐同“雉”)等皆为文献载录的名马。而“鲤”曾为

孔子儿子之名,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三五、《事类赋》卷二九引应劭《风俗通义》:“伯鱼之生,适有馈孔子

鱼者,嘉以为瑞,故名鲤,字伯鱼。”琴高骑鲤在六朝诗歌中为常见之典。如鲍照《代白纻舞歌辞四

首》:“池中赤鲤庖所捐,琴高乘云腾(一作飞)上天。”钱仲联注引《魏都赋》:“琴高沉水而不濡,时乘

赤鲤而周旋。”评:“按,此照以赤鲤自况,而寓其感恩之意,云必将有以报之也。”[10]卷4,p219-220又,庾阐

《游仙诗十首》:“三山罗如粟,巨壑不容刀。白龙腾子明,朱鳞运琴高。轻举观沧海,眇邈去瀛洲。
玉泉出灵凫,琼草被神丘。”沈约《游金华山诗》:“未乘琴高鲤,且纵严陵钓。若蒙羽驾迎,得奉金书

召。高驰入阊阖,方睹灵妃笑。”以骑鲤游仙寓其抱负志向。江淹《采石上菖蒲诗》:“冀采石上草,得
以驻余颜。赤鲤傥可乘,云雾不复还。”以骑鲤云游排遣不遇忧思。又《赠炼丹法和殷长史诗》:“琴
高游会稽,灵变竟不还。不还有长意,长意希童颜。”以骑鲤托长生仙游之慨。祖孙登《莲调诗》:“长
川落照日,深浦漾清风。弱柳垂江翠,新莲夹岸红。船行疑泛迥,月映似沈空。愿逐琴高戏,乘鱼入

浪中。”以上所引,其用事趋向,以承认鲤鱼仙性、琴高骑鲤的游仙活动为前提,并逐渐演变成古典文

献中的一个“熟典”。
唐修《晋书》写汉王刘元海(刘渊)的出生,因其母呼延氏梦见大鱼而得:“俄而有一大鱼,顶有二

角,轩鬐跃鳞而至祭所,久之乃去。巫觋皆异之,曰:‘此嘉祥也。’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,左手把一

物,大如半鸡子,光景非常,授呼延氏,曰:‘此是日精,服之生贵子。’……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,左手

文有其名,遂以名焉。”[11]卷101《刘元海载记》,p2654这里的“大鱼”品种未明言,所对应的神秘之子多须多毛,
与鲤鱼头部特征接近。故明代《三国志后传》(《续三国演义》)索性称其为梁王刘理之子(“理”“鲤”
暗合),本名“刘琚”,改名“刘渊”,与梦大鱼和掌中有字相应:“吾母当日孕我之时,梦一大鱼投胎,既
而生我,掌中有一‘渊’字之文,莫非神天有寓意在焉? 我心即欲将此为名。”[12]第9回,p44《隋唐两朝志

传》第100回写贺知章使女秀春在锦江中洗菜,鲤鱼跳入篮中,食之有孕:“后生一子,容貌稀奇,身
体端严,知章异之,取名李白。”前引《晋书》又称:“豹妻呼延氏,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,俄而有一大

鱼,顶有二角。”何以便知是鲤鱼而非其他? 鲤鱼与龙门这一空间有特殊联系,鲤鱼跳龙门作为一个

不同于凡伦之辈的群体,升格为仙化了的龙。东汉辛氏《三秦记》:“龙门山在河东界,禹凿山断门,
阔一里 余,黄 河 自 中 流 下。两 岸 不 通 车 马。每 暮 春 之 际,有 黄 鲤 鱼 逆 流 而 上,得 者 便 化 为

龙。”[13]卷646,p3839跳龙门而成仙得道并不多见的概率,使龙门鲤的仙话意蕴更为可信。
鲤鱼通人性,介入到人类情感生活中,体现为传递信物的灵验。刘义庆《幽明录》载三国孙权

时,南方遣吏献犀簪:“吏过宫亭湖庐山君庙请福,神下教求簪,而盛簪器便在神前。吏叩头曰:‘簪
献天子,必乞哀念。’神云:‘临入石头,当相还。’吏遂去。达石头,有三尺鲤跳入船,吏破腹得



之。”[14]卷5,p145鲤鱼成为沟通仙凡的载体。鲤鱼之大也往往是构成仙话的条件,伴随而来的就是拥有

超凡能量,例如以下记载:一是不能轻易被捕获。《幽明录》载晋元熙中桂阳郡“以钓为业”的老翁,
遇大鱼食饵掣钩,船人俱没,翁鱼并死。鱼腹下丹书:“我闻曾潭乐,故从檐潭来。磔死弊老翁,持钓

数见欺。好食赤鲤鲙,今日得汝为。”[14]卷3,p66此即“铭知发者”母题的早期形态[15],强调了鲤鱼精怪

预知宿命的能力。据宋代马永卿《嬾真子》的捕鱼过程:“鱼尽入深潭中,土人集船数百艘,以竹竿搅

潭中,以 金 鼓 振 动 之,候 鱼 惊 出,即 入 大 网 中,多 不 能 脱。惟 大 赤 鲤 鱼 最 能 跃 出,至 高 丈

余。”[16]第6册,p79说明鲤鱼超乎凡伦的能量,特别是爆发力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。二是斗败陆地霸王

大蛇。戴孚《广异记》载开元中台州有大蛇与鲤鱼斗:“其蛇大如屋,长绕孤岛数匝,引头向水;其鱼

如小山,鬐目皆赤,往来五六里,作势交击。鱼用鳞鬐上触蛇,蛇以口下咋鱼,如是斗者三日,蛇竟为

鱼触死。”[13]卷464,p3819三是人幻化为鲤鱼。《法苑珠林》引《述异记》称某人年龄数百岁:“俗失其名,顶
上生一角,故谓之‘独角’。或忽去积载,或累旬不语,及有所说,则旨趣精微,咸莫能测焉。所居独

以德化,亦颇有训导。一旦与家辞,因入舍前江中,变为鲤鱼,角尚在首。后时时暂还,容状如平生,
与子孙饮燕,数日辄去。”[7]卷31,p969这一故事收录在琴高骑鲤之前,可视为同类叙述。这一神秘崇拜

到了唐代,以“李”(鲤)为国姓,谐音相关,竟被律令规定不得捕杀食用:“鲤,脊中鳞一道,每鳞有小

黑点,大小皆三十六鳞。国朝律,取得鲤鱼即宜放,仍不得吃,号‘赤鯶公’。卖者杖六十,言‘鲤’为
‘李’也。”[17]前集卷17,p163可见赤鲤综合了鲤鱼崇拜中非同凡伦的神秘能力要素,又以鲜明的颜色渲染

与标识,提示人们鲤鱼潜在的仙性本质。四是鲤鱼精化为美人。明代《百家公案》述宋仁宗时,扬州

刘真科考滞留东京开元寺,碧油潭千年金鲤鱼成精变化出游,走入金丞相后花园大池隐匿。丞相之

女的残酒被妖鱼所饮,牡丹也因妖鱼吹气愈艳。刘秀才草字献卖,被金丞相留于西馆教子弟读书,
见小姐惊为佳人。金鲤鱼妖媚化形小姐,媚刘真交欢,约真走回扬州。妖媚去后牡丹枯萎,金小姐

思忆秀才,染成病症,却答母为牡丹之故。丞相称此花惟扬州有,差家人扬州买,惟东角门刘秀才家

植有数丛。家人访刘真家却不料见帘下女子是自家小姐。家人回报,丞相差公吏来扬州取回小姐,
入府后丞相才断定“必被妖所惑”。包拯派张龙拘二位小姐并刘真:“拯细视子果无异,乃命取轩辕

所铸照魔镜定其真伪。及左右将镜悬于堂上,顷刻间妖鱼吐出黑气,昏了天日,只听得一声响,其黑

气散,看时;堂下二小姐皆不见了。”城隍遣阴兵遍搜,报碧油潭千年金鲤鱼作怪。但妖鱼灵通广大,
杀败水族神兵,还是龙君闭上各海门才逼其走入南海,被观世音收入篮中罩定[18]第44回,p119-121。据小

说改编的包公戏《鱼篮记》也写“二女追一男”,书生张真本与金牡丹指腹为婚,但出来两个小姐都叫

金牡丹,原来玉皇殿前瑶池内金线鲤鱼下凡。包公用照魔镜照,两个小姐瞬间都无,只好命城隍三

日内交出妖精和牡丹小姐,城隍请天兵天将捉拿,无奈观音以封鲤鱼精为鱼篮观音相许,鲤鱼精才

被收伏归顺[19]。清代《龙图公案》中的《金鲤》也敷衍了这一故事。
母题的弱化形式依旧体现在另外的分支中。清初《坚瓠三集》卷二中凄美的人与鲤鱼精“一夜

情”传说称,衢州邹德明月夜泊舟太湖椒山下吟诗,引出溪上美女笑语,德明趋岸问候,两人对酌和

诗共寝,天明,女子投水化为金鲤悠然而逝[16]第15册,p87。这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一种“性梦”,然而何以

是鲤鱼精而非别的精怪? 或曰人与异类相恋母题之中何以要出现鲤鱼精这样一个角色? 这无疑是

鲤文化积存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的观念,人与精怪的相识交往都是在富有审美张力的诗歌文化生

产消费过程中自然形成的[20]。善良的鲤鱼精并不像有的精怪那样害人,而试图在相敬如宾的祥和

氛围中与人一起享受“乐莫乐兮新相知”的鱼水之欢。宋初《灯下闲谈》也叙述了朱相国未发迹时剑

斩吟诗通情之女之事,而此女本为三尺鲤鱼[21]。神魔小说镶嵌了金线鲤鱼媚惑秀才被观世音收服

事,她不甘心在观音鱼篮里,想要成龙,牵出另一条可供骑乘的“碧水神鱼”,言其约十丈之长,碧澄

澄之色[22]第94回,p1208-1209。幸运者正是骑大鱼得救的,“碧水神鱼”又成为鲤鱼的近亲,而体型巨大、成
龙飞升特别是能承载人在风浪中“浮沉有法”,可谓给还珠楼主“龙鲛”形象提供了可能的范本。

“龙鲛”的怪模怪样,与还珠楼主小说中远古怪兽的总体设计有关。将一些水陆动物营构得与

爬行动物形象接近,是还珠楼主的艺术追求。水中怪兽较直接的取法,当与清末汪寄《海国春秋》



(《希夷梦》)对元珠岛附近的水怪描写有关,子邮、鲲儿、鹏儿等人闻风涛呼啸声,同到岩外,见岛上

岛下无数怪物,林林总总,如“头行脊走,尾饮鼻餐,颈如指而首如牛,身如鼓而头如蛋,种种奇怪,不
胜悉数”,子邮说这些都是水怪[23]第40回,p688-689。有学者指出,还珠楼主读书较杂,尤其受到评书及各

类古典小说的影响[24],从还珠楼主生活的时代及其阅读广度来看,也很可能看到了如上小说文本。

三、“神兽坐骑”的文学扩张与理想社会的构设

以欧洲故事为考察中心,普罗普指出,马的出现比鸟要晚得多,而马与鸟发生同化:“飞马其实

是鸟马合一。到人们开始驯服马的时候,关于变成动物的概念显然已经退居后位,尽管故事里有个

别时候还能碰到变成马的描写。”[25]268-269这种情况与中国很不一样。马在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与

征战等方面太重要了,不免限制了马的仙话发展。尽管也有泥马渡江、马龙互化等传奇,但马的现

实功能一面成为发展主线;鲤鱼水族的仙性及其神秘性,由于与人类相对隔膜的水生动物特性,其
仙性有增无减,甚至把鲤鱼在水中游动的能力比附为空中飞行能力,解释为龙族成员。传闻宋代有

雷神庙的雷神塑像即朱衣跨鲤。南宋洪迈《夷坚志》载:“震响复集其家。詹媪见一神,著朱衣,骑鲤

鱼,进自窗隙,厉声呼詹婆数四。……鲤为龙类,疑其所乘盖龙云。”[26]三志辛卷8《詹氏雷砚》,p1449“鲤”显然是

“龙”的又一化身。
从文本先后来说,对还珠楼主启发最大的当属汪寄《希夷梦》,韩子邮跨上赤兔马抓住的是满颈

鳞甲,乃赤鲤所化,如同仙人琴高一般有了云雾中骑鲤的体验:“赤鲤也渐低落,朦胧看,俱系云波巨

涛,不见畔岸。急得无法,只有两手将鱼头兜起。那鲤奋冲,奈无重雾便下来。再行兜起,又往上

飞。如此数次,隐隐见下面有凸凹不动之形,大约是实地了,始随鱼落,渐渐看得亲切,是山川人境。
又恐鱼不归于此,乃用力压坐,霎时到地,却系潭边。正欲下来,那鱼打滚,便窜入水。”[23]第12回,p183骑

乘异兽在明清已呈现多样化趋势。《聊斋志异·菱角》写观音使者坐骑为金毛犼,曾呈现马的形象,
行走于水面而非水中:“有童子以骑授母,母急不暇问,扶肩而上,轻迅剽遫,瞬息至湖上。马踏水奔

腾,蹄下不波。无何,扶下,……回视其马,化为金毛犼,高丈余,童子超乘而去。”[27]卷4《菱角》,p1225车王

府曲本《封神榜》写洪锦被龙吉公主追赶,从怀中取出七寸多长的物件:“有鳞有甲,有头有尾,乃是

一条作孽的鲸龙,被洪锦用法力治住,带在身边,以为防身之宝。”鲸龙到北海,登时翻波鼓浪:“但只

见,巨浪排定如山倒,……四个代水房子大,满身鳞甲似片衫。海水翻花往人滚,犹如地裂似崩山。
洪元帅,一道遁光往下落,坐跨鲸龙往海内钻。”龙吉公主拿出法宝“神鲸”,站在神鲸脊背上,手持青

鸾剑分水,以捆龙索将洪锦捆住[28]第200回,p1662-1664。
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波涛巨浪是巨大水兽所鼓动,山洪暴发往往被说成“出蛟”。车王府曲本

《封神榜》渲染了鲸龙推涛掀浪的特有本领。自中古汉译佛经传播印度神话中的摩羯鱼以降,有关

海中大鱼的传闻不仅有宗教文学水中巨兽原型的引领,也时时得到本土仙话的激励[29]。所谓神鲸

多半为鲸龙同类,形体上更为魁伟。上述文本均以“泰山”形容,先出场的“鲸龙”具体、形象,后出场

的“神鲸”苍白、抽象,难于楼上叠楼,对这类海中巨兽“鲸”而言,叙事者还缺少审美营构的经验。
踵随琴高骑鲤仙话,硕大鲤鱼成为龙的化身,龙鲤互化传闻往往同报恩紧密联系,强调龙的灵

性也暗示鲤鱼的灵性。唐代《潇湘录》写汾水边老姥获一頳鲤,颜色异常,携归凿池养之。月余之

后,云兴鲤腾,馈赠一珠,老姥后以此作为疗病良药[13]卷424,p3453-3454。北宋徐铉《稽神录》描写村女受

“鳞角爪距可畏”物之孕,生一鲤鱼,养大后进入太湖,女家随之渐富,每年大鱼还前来拜墓[30]。世

徳堂本《西游记》写陈光蕊上任途中遇害后在水晶宫被龙王认出,赠定颜珠给恩人保存尸身,龙王承

认先前陈氏所放的金色鲤鱼就是自己。清末李庆辰描写徐孝廉不食鲤,云先人梦一少年乞救,自称

白龙醉为老渔所获,次日果然赎鲤一尾释诸水:“后其家科第绵延,相戒不食生鲤。”[31]卷2《鱼梦》,p99-100

坐骑与英雄的关系体现了“史诗笔法”,不过,在中国文学中有一个从抒情文学、杂文学向叙事

文学演变的过程,体现出“士不遇”文化形态中文人阶层的知遇企盼。这类情形,先秦时期的马(骐
骥)多为不遇之士的对象化投射,魏晋之后马的人情味特别是与英雄联系渐增。刘敬叔《异苑》载苻



坚坐骑能垂缰给落入山涧的主人。《南史·豫章王综传》写任焕之马能跪其前脚解救受伤之主。岳

珂《桯史》有《义騟传》表彰王成战马,明代李诩搜集这类战马烈性报主传奇,慨叹:“自昔相传义马事

不一端,皆言临难能相济也。若夫辨仇怨微隐,切齿搏膺,期在必报,即在人犹且难之,旨哉马

乎!”[32]卷5,p202-203不过,这些“宝马配英雄”故事,乃真实事件的传奇性载录,并无仙话意味,却给了龙

鲛救主以先导。在作为武侠小说背景的冷兵器时代,毕竟宝马之于英雄的最大功能是骑乘与助战,
“宝马配英雄”故事被剑仙传奇采用加工,成为一种“零件配备”;而在海中作为空间场景展开时,“琴
高骑鲤”也就同宝马英雄母题融合起来,增强其所搭配的剑侠主人公行踪“神秘诡异”的表现。

还珠楼主小说采用“琴高骑鲤”仙话本具题中自有之便,但与琴高骑鲤故事原型相较,还珠楼主

更看重理想社会秩序的重建,正义者以强化自身修为作晋身之阶,邪恶者以杀生掠夺来强化自身力

量。剑仙坐骑作为内在力量的彰显,于是诸如收服坐骑、得益于非凡坐骑襄助等,便成为新的形象

与场面构建的必备关目:“动物也经常被相信会具有某些对人有用的特性,因而顺势或模拟巫术就

通过不同方式把这些特性传授给人类。”[2]47。于是,坐骑形象、角色功能等在故事叙事的演进中形

成了丰富的张力。
普罗普曾注意到马与水的某种联系,牵涉到古希腊神话原型:“海王波塞冬的神马们将马与水

的联系揭示得更为分明。海王有时将马赠给向他虔诚祷告的人,如他曾将几匹马赠给了珀罗普斯,
珀罗普斯借助这些马在竞技场上超过了俄诺玛俄斯,为自己从俄诺玛俄斯那儿夺回了未婚妻。阿

耳戈英雄们也看到了从海中走出的双侧长着金鬃的马。……希腊的这一演变过程有人做过研究。
印度产生过某种类似的东西。关于神马阿格尼据说是水的孩子。奥尔登堡推测说,曾经有一种特

殊的水中动物,它与阿格尼融合为一了。他‘有海水做的衣服’(《梨俱吠陀》,五,65,2)‘你是从水里

干干净净地走出来的’(二,1)。‘湖里的水来帮助他’(三,1,3)等等。”[25]228-229处于欧亚之间的俄罗

斯文化带有欧亚两大洲的特征,普洛普的见解对东亚故事研究亦具启发意义。
在中国仙话与民间故事杂糅的母题中,不仅是马,诸如鲤鱼这样的淡水鱼类甚至海中大鱼,都

被赋予了浓郁的仙性。就马来说,马与水、与水中动物的描写,汉代以来就多有宝马为龙种、出自海

中(多指大湖如北海、青海)的记载。在略早于还珠楼主的民初小说《希夷梦》里,双龙之北有一片广

漠沙洲,长满青草,海中有马常息此洲,胁间四翅二翅不等:“惟腮下有毛肉,浑身俱系鳞甲,其厚过

于鲮鲤,而坚如钢铁,刀斧莫能伤;登山陟岭,超跃稍缓,渡水行沙,速倍于飞。然最难驯,……双龙

邀劫他岛,侵犯浮石、浮金,皆恃此马。”[23]第19回,p291飞马是马与鸟的结合,何况如此接近水源,必能触

发水中怪兽想像。马文化的价值核心是人才,生长于琴高骑鲤原型上的龙鲛为初凤坐骑叙事,行使

的是天马坐骑的社会使命而非原有的成仙追求。那么,何以还珠楼主偏偏选中了“琴高骑鲤”原型,
并进而引发出龙鲛、怪鱼等剑仙坐骑? 除了中介叙事的支持,至少还有如下成因:第一,鲤鱼崇拜的

民间普世性与龙崇拜权威性的结合。鲤鱼作为淡水鱼类中品种最多、分布最广、养殖最悠久、产量

最高者之一,适应性强,机警聪明,生长快,寿命长,较孤僻,大鲤鱼尤喜单独行动,这些特点被还珠

塑造龙鲛形象时所采用。第二,仙话原型早期性、知名度与仙话本质。鲤鱼寿命长,符合琴高骑鲤

时代求长生的理想憧憬。而由于流传过程中鲤鱼崇拜与龙、马崇拜(供人骑乘方面的同一性)功能

上的交叉、融合,成为剑仙特别是海中女剑仙坐骑的,就不能仅仅是鲤鱼这一淡水水域中的角色,而
必须是“龙鲛”这一改造了的升级版本。还珠楼主洞察到这一点,在成功汲取明清巨蚌叙事[33]、大
鼋叙事等水中巨兽描绘及其生态思想的基础上[29],以海中世界为背景开拓了新的想象空间。第

三,世俗性与仙话的传奇性交叉熔铸,凝聚在“龙鲛”形象上,不仅接通了还珠楼主小说与传统文化、
文学母题的联系,也直接强化了剑仙小说的文类特征。借助于琴高骑鲤、龙马传说等神兽坐骑及巨

兽怪物的互文性传统,还珠将“神兽坐骑”母题加以艺术化扩展,又将自己的现代生态理念整合其中

形成过渡阶段理想社会建构的焦点:在众生自然生命平等的基础上,进一步突出精神生命的等级观

念;在踵随平均互助传统社会制度基础上,倡导社会改革与时俱进;伴随20世纪世界文化传播的东

亚时代风云,提出社会制度演进机制,安乐岛小国寡民原始平均主义的失败,新的社会结构如何设



立,按能取酬如何进行,社会稳定的法律保障等问题。时代与文化的局限性在还珠楼主母题营构上

亦不能免。坐骑再神,也是为人所用,母题加进了较多征服自然、征服“他者”的西方文化观念与工

具理性,强化“神兽”拥有者的主体力量,依旧停留在张扬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强大的合理性、能力确

认的层面上,而未能对这种“强大”的可持续性、与生态环境和其他生态主体共同发展的问题,做出

进一步的深入思考。
“神兽坐骑”母题故事演绎传播过程中,还珠楼主整合扩张理想社会结构元素的同时,荡漾着无

法超越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情怀,这正是当代理想社会建构中依旧隐含的难以回避的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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